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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12

祭灶供品有点“甜”
老北京忙过年的事儿，从腊八开始，到腊月中旬忙碌，而腊月二十三以祭灶为标志，称之为“过小年”，正所谓“糖瓜祭

灶，新年来到”，正式进入送旧迎新的阶段了。

小时候盼着过年，是为了能放烟花爆竹、敞开肚子吃好吃的；上学时盼着过年，是为了能有几天不学功课也不会有人在

耳边唠叨的日子；而现在盼着过年，细想想也许纯粹是为了能在《春节序曲》那欢快并悠扬的乐曲声中寻找往昔美好而幸福

的回忆……岁月无声无息地流逝，除了回忆，也许并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痕迹。而回忆本身也有着鲜明的时代性，就拿“过

年”二字来说吧，父母那一代人关于过年的习俗，跟我们这一代人迥然有别，而我们的下一代人听我们讲儿时过年的习俗又

像听天书似的，总觉得繁琐而无聊，在无形中，很多传统就这样不存了。祭灶，就是其中之一。

【供品】

一碗凉水献给灶王爷？

1916年出版的《北京指南》一书中写道：“二十三日祭灶，供以糖

饼、糖瓜、黍糕等品，又备草料、凉水，谓用以抹灶君之马，祭时必以

炉火炽盛，以糖饼置炉口，亦有缘而涂之者。相传灶君朝天，白人家

善恶于玉帝，以行赏罚，置糖炉口则口黏不复能语，故焚神纸时，必

祝曰：‘好话多说，不好话少说’。祭毕，以糖果与家人食。”从上文不

难看出，祭灶之所以要预备灶糖，目的很简单，一方面是请他在玉帝

面前多多美言，另一方面是粘上他的嘴让他不能说太多，这看起来

很矛盾，其实倒反映出人们真实的生活情态，家长里短、酸甜苦辣，

很多事情是没法以简单的好坏标准来评价的，不如吃糖。除了灶糖

之外，祭灶时必不可少的祭品还有干草豆料和一碗水，这是给灶王

爷骑的马预备的草料——可能有人会说，城市家庭哪儿那么容易找

干草豆料啊，不用急，腊月二十三之前，粮食店专门会售卖或赠送这

两样东西给主顾。

祭灶的仪式其实很简单，腊月二十三日这一天晚饭后，在灶王

爷画像前的桌子上摆上供品，焚香礼拜之后，把那张烟熏火燎了整

整一年的神像从墙上揭下来，和金银锞、黄表纸等等一起焚化，送灶

王爷上天去向玉皇大帝述职了，然后拿些关东碎糖，放在灶口儿上，

这就算是粘住灶王爷的嘴了。剩下的关东糖当然是被孩子们分着吃

掉了。不过更令孩子们高兴的是，从这一天开始就可以敞开来放鞭

炮了，《春明采风志》有云：“刍豆才陈爆竹飞，家家庭院弄辉辉，灶王

一望攒眉去，又比昨秋糖更稀。”描述的就是这一景象，从这一天开

始，家中就算是没了一家之主（旧时灶王爷画像上都贴有“一家之

主”的横批），直到除夕接神时，再把新请来的灶王爷画像贴在墙上，

依旧焚香礼拜，才算神归旧位。

在学者刘叶秋先生的书里读到过，那时有钱人家祭灶时的供

品，还真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比的。“要在院内立起‘天地桌’来，把一

张大方桌放在正房的廊檐下，陈设香炉、蜡扦，用木头牌位或长方形

红纸，写上‘天地神祇之位’，供在中央”。而供品多为干果，如荔枝

干、桂圆干、花生、栗子、红枣等等，给灶王爷嘴上涂蜜的东西也是有

的，可不是关东糖，而是从著名的糕点铺正明斋定制的蜜供——一

种蜜制的面食，以许多小长条架空连接，色作金黄，顶尖下方，高矗

如塔。不过蜜供不宜放在院子里陈列，怕风过沾土，祭灶后就拿回屋

里，而干果则从腊月二十三一直摆到正月十五。

有富贵的，就有贫穷的，有些实在穷得不行的人家，连关东糖都

买不起，但祭灶仪式不可少，就直接供奉一碗凉水，嘴里面还要念念

有词：“灶王爷，本姓张，一碗凉水三炷香，今年小子混得穷，明年再

吃关东糖。”

哪怕穷得揭不开锅，腊月二十三都要祭灶，在今天的人们看来，

大约都是愚昧迷信作祟。笔者却不这么认为，有些传统里固然有一

些迷信的成分，但总的来说，老百姓求的就是一个心安，求的就是过

年过得更有气氛而已。说真的，又有几个人真相信世界上有灶王爷

爷和灶王奶奶呢，那些吃着关东糖的小脑瓜子里早已把他们想象成

自己爷爷奶奶的模样了吧。 （据《北京晚报》）

【时间】

二十三还是二十四？

北京俗曲《门神灶》中唱道：“年年有个家家忙，二

十三日祭灶王，当中摆上一桌供，两边配上两碟糖，黑

土干草一碗水，炉内焚上一炷香，当家的过来忙祝赞，

赞祝那灶王爷降了吉祥。”虽然通俗，却也简明扼要地

把祭灶的大小事宜说了个清楚明白。

祭灶这件事儿，据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考据，在

宋代是在腊月二十四日。“范石湖《腊月村田乐府引》

上说：‘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梦华录》上说：‘十二

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

司命。’现在用二十三日的缘故，也许是应在后夜祭，

便算二十四日上午，真实缘故是没法证明的了。”而笔

者在明人陆启浤的《北京岁华记》中亦找到“二十四日

祀灶”的记载。有趣的是，笔者的妻子是南方人，我们

第一次一起过小年时，她很惊讶，说北京怎么会是腊

月二十三过小年啊，我才知道南方的“小年”多还是在

二十四日，后来看《日下旧闻考》上说祭灶一事，京师

“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不禁

感慨这便真是存了古风。

祭灶，顾名思义，是祭祀灶王爷。灶王爷在我国古

代仙班里的地位并不算高，大概属于基层官员，但县官

不如现管，尤其管的是一家人生存最基本的果腹，这就

不敢不供奉了。大部分北京家庭是把灶王爷供奉在厨

房的大灶旁边，墙上贴一张从纸店或香蜡铺“请”回来

的灶王爷画像，下面钉个三角木架，架起一块小木板当

桌子，上面放香炉、蜡扦和供品。“老北平”白铁铮先生

在书里说：“在三十年代的北平，有佛堂的人家，当然有

供奉灶王爷的所在，穷得只赁一间小房儿，坐于此，厨

于此，工作于此，穷得这样儿，可是他们也忘不了在墙角

上吊上一块木板儿，在木板上供奉灶王爷。”供奉灶王爷

不用花费太多，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炷香，图的个虔诚。对

穷人而言，他是最接地气又最好伺候的神祇了。

老北京传说，因为灶王爷是玉皇大帝派往人间各

家各户观察人们行为善恶的神仙，负责把各家各户主

人的行为记录下来，于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回到玉皇

大帝那里报到，遂有此祭，以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

界保平安。其实这是误解。祭灶的原意是在除夕前七

日为“小令节”，又称“交年”，举行祭礼，因此可以知道

祭灶也是“令节祀”的一种。但在老百姓看来，一切礼

法的设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过日子，所以老北京的俗

曲唱起祭灶，还是照着传说的意思来：“腊月二十三，

呀呀哟，家家祭灶，送神上天，祭的是人间善恶言……

当家人跪倒，手举着香烟，一不求富贵，二不求吃穿，

好事儿替我多说，坏事儿替我隐瞒。”

【灶糖】

关东糖还是南糖？

祭灶所用的物品，皇宫里用的是黄羊，直到清末，

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里依然说“近闻内廷尚用

之”，但在民间，则首重灶糖，就像《旧都文物略》中所言

“其供品则唯一以糖为主，而灶糖则为专用之名词。”

灶糖主要有两种：关东糖和南糖。《京都风俗

志》上说：“‘祭灶’以胶牙糯米糖，谓之‘关东糖’；胡

麻糖片、胡麻条及糯米细糖、梨糕等糖，总谓之‘南

糖’，又糖瓜、糖饼等糖为献，方圆形象，殊多品目。”

所谓糖瓜，其实与关东糖是同一种材质。在清代，这

种糖大部分是从东北贩运过来的，旧时管东北地区

叫关东，遂得名“关东糖”；也有一说是因为每到冬

天，来自东北的客商带着关东糖、烟草、松子之类的

货物来京销售，大都住在朝阳门外东岳庙东的“关

东店”一带，是而得名。至于南糖，多以小巧玲珑见

称，有冰糖花生仁做成的“花生酥”、外蘸芝麻的“芝

麻鸡骨”、内灌酥糖末的“带馅鸡骨”，还有外面芝麻

中间加澄沙的“澄沙圆”，但总的来说，在祭灶时的

“上桌率”都远不如关东糖。

关东糖是用麦芽和黄米（或糯米）一起上锅熬

成浆，逐渐加热浓缩制成的。熬好从锅里盛出，倒在

撒满面粉的石板上冷却，之后通过揉搓使它变成不

同的形状，如果是棍状的就叫关东糖，如果是瓜状的

就是糖瓜了。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最初

坚硬无比，摔都摔不碎，想吃得用刀剁，后来经过改

革，中间形成蜂窝，所以口感酥脆，加之色泽白皙，旧

京走街串巷的小贩叫卖关东糖时往往吆喝“赛白玉

的关东糖”。老北京俗话说：“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的

关东糖，救命的煮饽饽”，意思是一喝腊八粥就快过年

了，一到吃关东糖，年关债主就该上门逼债来了，一到

吃煮饽饽（这里指的是饺子），就是除夕吃饺子，债主

一般不会再来，这一年的债就算是躲过去了。

笔者幼时，一到冬天，甭管是卖冰糖葫芦的还

是卖报纸杂志的，但凡是个摊点，一进腊月就开始有

关东糖卖。因为天气冷，关东糖虽然凝固得很坚实，

但里面又有些微小的气泡，所以吃起来别有一种脆

甜香酥的感觉，此外，因为原料是粮食，是以入口有

一种特殊的香气，为其他糖果所绝无。只是此物实在

粘牙，难怪在晋代《荆楚岁时记》里取名叫“胶牙饧”，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曰：“岁盏后推兰尾酒，春盘

先劝胶牙饧。”咏的亦是此物。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

来的麦芽糖不知是原料的问题，还是制作工艺的问

题，不但没有了一点儿麦香，而且比以前更加难嚼

且齁甜齁甜的，我也就不再买来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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